
自由與虚無：從賈寶玉看
牟宗三對“名士人格”的雙重判斷

徐嘯雨

提　 　 要

牟宗三在論述魏晉名理時，對歷史上的玄學名士作了分類與區别性的評

價，認爲彼時出現了一種“名士人格”。除了以阮籍等真實的歷史人物爲代表

之外，他還以文學作品《紅樓夢》中塑造的賈寶玉形象爲例，認爲其具有典型的

“名士人格”的特徵，亦即因其“逸氣”與“天地之棄才”，體現了一種“藝術境

界”和“美的自由”。故牟氏極爲欣賞其審美價值。同時，又“詛咒”其虚無主義

的病態及感歎其“道德主體自由”之無法展開。這種雙重判斷既是對其早年以

悲劇論《紅樓夢》的拓展，也與其中年時期思考“生命的學問”以及對中國文化

精神“盡理”“盡氣”的兩分法密切相關。他一直有一種“寶玉情結”，早年以

“悲劇”論《紅樓夢》和賈寶玉，中年以後則以賈寶玉作爲“魏晉人的生命情調”

的典型代表，既欣賞其“自然生命”的充沛，又慨歎其“理性生命”的缺失。而他

對“生命”這一概念的使用，以及對該概念層次的劃分又體現了一定的猶疑性

與不確定性，這又必然導致他對賈寶玉“名士人格”的雙重判斷。

關鍵詞：賈寶玉　 名士人格　 美的自由　 虚無主義　 生命的學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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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“名士人格”及其特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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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則“名士”者，清逸之氣也。清則不濁，逸則不俗。沉墮而局限於物質

之機括，則爲濁；在物質機括中而露其風神，超脱其物質機括，儼若不系

之舟，使人之目光唯爲其風神所吸，而忘其在物質機括中，則爲清。神陷

於物質機括中爲濁，神浮於物質機括之上爲清，事有成規成矩爲俗。俗

者，風之來而凝結于事以成爲慣例通套之謂。……精神落於通套，順成

規而處事則爲俗，精神溢出通套，使人忘其在通套中則爲逸。逸者離也，

離成規通套而不爲其所淹没則逸。逸則特顯“風神”故俊，逸則特顯“神

韻”故清：故曰清逸，亦曰俊逸。?

òO56OîQµ0D¸7­�/âõ��———Tô3，%&ðQâ�

��~6ô“9:”“17”3�/��。áF�î0/“T3”3ï@�，ò�

·�：“#:T3、�3、x>、eJ、Ty、TÕ、�É、�þ，²‘Qµ’ÀD31

¹。”?A�`Z，̈ 3ïÞQµï/0aeF}，%�>¨.É0�¥ç7+

¨“Qµ0D”/，��N，ò¿ÀÁäó：“r7Qµ，:60ÆJéÀ3ï，�

3ï¡>ï¶，C?7‘Qµ’0D，Qµïø�7‘Qµ’。”?Jò.¤，“Qµ

ï”ô“Qµ0D”%�Àk;，“Qµï”6ç“3ï”，#“Qµ0D”a�+-

/1¹，í¥�½�、½U、½y/ÀÉw�T、@;T、d�T?«¨“Qµ

ï”Þ“3ï”，%FJ“Qµ0D”3»，�7ò¶JLîÚ³$#¨>h/。

�¥�`ç7“Qµ0D”/%#ÀÛ“ÆéÀ3ï�¡>h”?30D。JM

“Qµ0D”wîµ±3Y，6WR1¹[zéjiV��ÖÇÈ，À7“3

ï”，?x>'3，eJ^±/x:；À7“¡>h”，?SDà*;Uô+�Ì

I，'7�¢,])/Ù²1¿，>?#“ÆéÀ3ï”。&.õ½Ì@�，�

１４１自由與虚無： 從賈寶玉看牟宗三對“名士人格”的雙重判斷　

?
?
?
?

�ÑÑ：《p.ô�P》（öc：廣DAmcd@nU，２００６v），i ５８。
G)，i ５８。
G)，i ５９。
G)。



ÑÑ�7A�`Z/¬_ô+cõ�（ã6#oÃ）*¸7“Qµ0D”/

Õä。

¬_#bXÑ%`ZÿAQ=¬­3ø，¬�`《¬_Ì》Ë：

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，而粲獨好言道，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

道，不可得聞，然則六籍雖存，固聖人之糠粃。……常謂（傅）嘏、（夏侯）

玄曰：“子等在世途間，功名必勝我，但識劣我耳！”嘏難曰：“能盛功名

者，識也。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？”粲曰：“功名者，志局之所獎

也。然則志局自一物耳，固非識之所獨濟也。我以能使子等爲貴，然未

必齊子等所爲也。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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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種“唯顯逸氣而無所成”之名士人格，言之極難，而令人感慨萬端。此

是天地之逸氣，亦是天地之棄才（溢出而無所附麗，謂之逸氣，即逸出之

氣；無所成而無用，謂之棄才，即遺棄之才）。曹雪芹著《紅樓夢》，著意

要鑄造此種人格形態，其贊賈寶玉曰：“迂拙不通庶務，冥頑怕讀文章，

富貴不知樂業，貧賤難耐淒涼。”此種四不著邊，任何處掛搭不上之生命

即爲典型之名士人格。曹雪芹可謂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微矣。此種人格

是生命上之天定的。瑏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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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境界是逸氣與棄才之境界，故令人有無可奈何之感慨，有無限之淒

涼，所謂感慨萬端者是也。總之，它有極可欣賞處，亦有極可詛咒處。何

以故？因爲此種境界是藝術的境界，亦是虚無的境界。名士人格是藝術

性的，亦是虚無主義的。此是其基本情調。從其清言清談、玄思玄智方

面説，是極可欣賞的。他有此清新之氣，亦有此聰明之智，此是假不來

的。從其無所成，而敗壞風俗方面説，則又極可詛咒。因爲他本是逸氣

棄才，而無掛搭處，即有之，他亦不能接受之，此其所以爲可悲。他不能

己立而立人、安己以安人，因爲只是逸氣之一點聲光之寡頭揮灑，四無

掛搭，本是不能安住任何事的，此其所以爲虚無主義。瑏瑥

èÀ¼$>äc®°“mnF¹�p”�°，#�öMc®°+¨A�Q

µ0D1¹/�·，�&@e《5Ñ"》jÑkco°�cè�Âc®°`，w

4 `®《D×Ù》w7c®°/��：

無故尋愁覓恨，有時似傻如狂。縱然生得好皮囊，腹内原來草莽。

潦倒不通世務，愚頑怕讀文章。行爲偏僻性乖張，那管世人誹謗！

富貴不知樂業，貧窮難耐淒涼。可憐辜負好韶光，於國於家無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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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無能第一，古今不肖無雙。寄言紈袴與膏粱：莫效此兒形狀！瑏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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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惡兩種，餘者皆無大異。若大仁者，則應運而生，大

惡者，則應劫而生。運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……清明靈秀，天地之正氣，

仁者之所秉也；殘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氣，惡者之所秉也。……使男女偶秉

此氣（正邪相雜之氣）而生者，在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，下亦不能爲大凶

大惡。置之于萬萬人中，其聰俊靈秀之氣，則在萬萬人之上；其乖僻邪謬

不近人情之態，又在萬萬人之下。瑏瑧

ÿwpMA�Qµ0DR¨ÀÛ:EAS/�·，《5Ñ"》$�¿6Â

《L��Î》/Îú，dµ~3{�，¡�Í�~O。C¿�cöq3ß，&p

./角�，Ç¶v�ô+cõ�$/oÃ、ra²À�jÑÛ0，?%�cE

cð4，�#øú:ÆðtC�3ï，6ð6t，YðYt，¡~6Ug;UB

�，í6e+/0.f?åhÀÛ�¢Kµ。

?p.~0，ê�lb?¤/010H，ÿA`V`N《01�》³#,Q

_Ù/¸û/ÀãÜ/.解ó01p73./Nw，�ÑÑJ《p.ô�P》

$[MCwîr//äó，%¹�7：

《人物志》系統順才性之品鑒，既可開出人格上的“美學原理”與“藝術境

５４１自由與虚無： 從賈寶玉看牟宗三對“名士人格”的雙重判斷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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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”，復可開出“心智領域”與“智悟之境界”，唯開不出超越的“德性領

域”與“道德宗教之境界”。從此可知《人物志》系統之限度，乃至整個魏

晉時代之風氣與特徵：其特徵即爲“藝術的”與“智悟的”。《人物志》之

品鑒才性即是美的品鑒與具體智悟之混融的表現。瑏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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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從悲劇論到“美的自由”的價值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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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喜歡看《紅樓夢》的前八十回，我則喜歡看後四十回。人們若有成

見，以爲曹雪芹的技術高，我則以爲高鶚的見解高，技術也不低。……前

八十回是喜劇，是頂盛；後四十回是悲劇，是衰落。由喜轉悲，由盛轉衰，

又轉得天衣無縫，因果相連，儼若理有固然，事有必至，那卻是不易。複

此，若只注意了喜劇鋪排，而讀不到其中的辛酸，那便是未抓住作者的

内心，及全書的主幹。瑐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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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À�。J １９６８v/À�©�$，ò£À�?c®°7¼�：

這個氣是廣義地説；若細分之，當該是才、情、氣。盡氣的人物是英雄人

物，盡才的人物就是各種天才家，像李太白這一類。盡情的人物，現實上

有没有呢？假定就小説裏面想，比如説《紅樓夢》裏面所表現的那些人

物，好像就是盡情的了，就説是賈寶玉吧！事實上有没有賈寶玉這種人，

則很難説；即有，能盡情到甚麽程度也很難説。不過，從道理上講，是有

９４１自由與虚無： 從賈寶玉看牟宗三對“名士人格”的雙重判斷　

瑐瑣

瑐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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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j １１Z，i ５８。
�ÑÑ：《Ô(Ld》，《�ÑÑ¯Ú)Â》，ý ９，i ９１。



盡情、盡氣、盡才這三種形態的人物的。這種人物總括起來都是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、

藝術性的。……在道理上，我們可以這樣想，我們人間是有這一種英雄

性的盡氣的這種藝術性的人物，是有這種盡才的藝術人格，也是有盡情

的這種藝術人格。這種人大體都是可以欣賞的，是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。這裏面就有

一種美，這是一件藝術品，這種藝術作品不是我們畫的，也不是我們寫

的，也不是我們演奏或雕刻……這是上帝創造的，這是生命人格的

結晶。瑐瑥

.Ûíï、íp、í�/0D#ÚS0D，[#ÀÛë¿.0D，[z#�

ÑÑ>�/A�`Z/“Qµ0D”，>?òJ《p.ô�P》$感G�：

魏晉名士人格，外在地説，當然是由時代而逼出；内在地説，亦是生命之

獨特，人之内在生命之獨特的機括在某一時代之特殊情境中迸發出此

一特殊之姿態。故名士人格確有其生命上之本質的意義，非可盡由外

緣所能解析。曹雪芹甚能意識及此種生命之本質的意義，故能于文學

上開闢一獨特之境界，而成就一偉大之作品，此境界亦即爲魏晉名士人

格所開闢、所代表。瑐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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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永恒的衝突，是説依其奇特之生命，本質上即是與禮法相衝突，乃永

不得和諧者。在此，生命是一獨立自足之領域，它不能接受任何其他方面

之折衝。依此，它必衝決一切藩籬，一直向上沖，直向原始之洪荒與蒼茫

之宇宙而奔赴。這是一個無掛搭之生命，只想掛搭于原始之洪荒與蒼茫

之宇宙。……此即所謂“逸氣”，所謂“天地之棄才”，亦即魏晉時名士文

人之獨特風格。他只想沖向那原始之洪荒與蒼茫之宇宙。但蒼茫之宇

宙與原始之洪荒是不能掛搭的。此是悲劇生命之無掛搭的掛搭。瑑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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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“生命的學問”與“名士人格”論的離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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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能講“藝術”，但常喜歡講“藝術性的”（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），我常講有藝術性的

生活情調。魏晉人的情調是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，但又不單是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，他們還有一種

玄智來配合。他們一方面是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，一方面是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。這兩種成分

合起來的情調，我常能欣賞。但是這一種情調不是藝術，這不是 ａｒｔｓ，這

是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。這只可以是一種生活情調，生活情調是一種意境，也是一種

姿態。一種意境、一種姿態，不是一種藝術。瑑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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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兒時一見關公戲，便神往。常持刀拿杖學關公的身段與姿態。至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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瑑瑥
瑑瑦
瑑瑧

�ÑÑ：《ÚS/d�》，i １。
G)，i ３０。
�ÑÑ：《Ô(Ld》，《�ÑÑ¯Ú)Â》，ý ９，i １９１。
�ÑÑ：《H�/PÊf]》，G)，i ５７。



短打武生，如：林沖、武松之類，則喜其矯健俊逸之姿。矯健則灑脱俐

落，没有寬袍大袖，拖泥帶水的排場與架子以及人世富貴的人文裝飾。

俊逸則山巔水涯江湖原野，不爲人世的任何圈套所圈住。矯健則靈活，

俊逸則清新，這象徵著生命的風姿、人格的光彩。這是最直接的人格，最

直接的生命。瑑瑨

.6àð#6《¼�Lµ》$>©“�F��”/“¼�Kµ”，#�Ó“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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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ï76à�+A�x�，ò%�F¥&ðQµ/.DÞ3ï/xz。ò÷

øÀÚ�JY¾（�_�76“̈ *6st¿”）/³#：.Û�+¢感&ó/

0DçEë¿，R7°#E*Ü�/p¡f]，¡xà»eµôòµ。”瑑瑩.ô

6�#7�ö¿Á9解，FB�#�öe`M“ÚS”À�/y|.>ç。Y

¤ò,½e`/“H�/7)d”Å�¢/“ÅÀ�”̀ ，.Û�7ËEQJ。

１９９０v，JÀ�©�$，òËE?c®°7¼，~ÚS/�ãô¢ã��，�Z

q¨>bÆ�：

“富貴不能樂業，貧賤難耐淒涼。”這種人是很麻煩的，但生命本來就是

麻煩的。貧賤固不好，富貴也不見得好。孔子就説過：“不仁者不可以

長處樂，不可以久處約。”意即不仁的人不能長久安處於其快樂、舒服與

幸福的境地，他也不能長期處於其困厄倒楣的狀況，《紅樓夢》中賈寶玉

就是這種人，富貴時他也不能好好地做事或讀書，貧賤時更受不了那種

淒涼。如孔子所説的不仁的人也不一定是壞人，如賈寶玉你不能説他

是什麽壞人。“不仁者”意即生命中無仁之常體的人，故孔子這句話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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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是很深遠的。瑒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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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結　 　 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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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作者：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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